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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一刻 ]
别把离婚当歌儿唱 [ 母爱 深沉 ]

有些事不必追问
□胡艳菊

好友雅丽跑来向我哭诉，说她老公要和她离
婚。起初，我还有些不信，她老公那么一个老实本
分甚至有些木讷的男人，怎么会提出和她离婚
呢？而且据我所知，两人从结婚开始，雅丽就经常
把离婚挂在嘴边儿当歌儿唱，今天怎么突然本末
倒置了？

等雅丽情绪平静下来，我细问她怎么回事？
雅丽抽抽搭搭地向我讲述了“离婚风波”的始末。

原来，前不久雅丽的老公去外地出差，雅丽
半夜打电话“嘘寒问暖”，不想那天雅丽老公陪
客户喝大了，沉醉不醒，压根就没听到老婆的来
电。老公出差归来，迎接他的不是和风细雨的
软玉温香，也不是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而是雅
丽的河东狮吼，“离婚！离婚！离婚……”。雅
丽像以前一样，歇斯底里地一口气喷射出几个

“离婚”子弹头，射向风尘仆仆远道出差归来的
老公，任凭老公怎样和她解释也无济于事，雅丽非
要离婚不可。

然而让雅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老公并没有
像往次他们吵架那样，低声下气地求她、哄她，而
是见解释无效便果断地同意了离婚。这下子轮到
雅丽傻眼了。雅丽和我说，她每次提离婚，都只是
想吓唬吓唬老公，让老公珍惜她，重视她，并不是
真的想要和老公离婚，她很爱她老公。可没想到

“狼来了”说得多了，这次“狼真的来了”。老公与
她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他已经搬出去住了。老公

搬走前甩给雅丽最后的几句话是，他再也不堪忍
受雅丽对他的“精神虐待”了，雅丽让他感到窒息，
感到身心俱疲，厌倦无比。

过了几天，雅丽才从老公的同事口里得知，那
次老公出差没能和客户谈成业务，回来被老板当
着众同事的面骂了个狗血喷头，吃了一肚子气。
本想回到温馨的家的港湾，休憩调整一下心情，没
想到回到家里，老婆非但不嘘寒问暖，关怀体贴，
还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他外头憋气，家里又窝
火，能不火山喷发吗？

不久后，雅丽和老公“和平”离婚，雅丽至今想
起都悔不当初。

婚姻中，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女人，把“离婚”
当做降服男人最有力有效的杀伤性武器，动辄就
把“离婚”二字挂在嘴边儿，殊不知它杀敌一千的
同时也会自损八百。就像雅丽，虽然每次最终以
老公的妥协换来风平浪静，但不可避免地会带给
老公内心的感情伤害。即使老公再大度再宽容，
也有精疲力竭、大肚难容的时候，没有哪个男人可
以永无休止地一次又一次地宽容忍让女人的胡搅
蛮缠、蛮不讲理，更不堪忍受那些把离婚当做“口
头禅”，夫妻间稍微闹一点小矛盾，就张口闭口喊
离婚的女人。

婚姻是需要夫妻双方用爱和信任去经营的，
别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儿，在寒了老公心的
同时，也会给自己婚姻埋下“苦果的种子”。

很久没有了闺密的音信，便关心地打去电话。
她的嗓音那么低沉，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没事。”

“真没事吗？”我追问。“别问了，都过去了。”闺密拒
绝着，不想再旧事重提。“告诉我，说出来就能好起
来。”我继续希望和等待她能说出缘由。

就这样，架不住我的一再追问。闺密在电话那
头开始抽泣，直至哽咽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原
来，她失恋了，受伤的情绪刚刚沉寂，却因为我的追
问，点燃她即将熄灭的痛苦。晚上，就着夕阳的余
晖，我莫名地忧伤起来，怪自己好奇心太重了——
何必追问呢？

前不久，母亲的眼睛做了手术，我就接她过来
住。

有一天，婆婆打来电话：“晚上过来吃饺子吧。”
我拒绝：“不过去了，有事。”婆婆追问：“啥事？”我不
想告诉她母亲手术的事情，毕竟婆婆年纪大了，身
体不好。如果告诉她，她又会坐车、倒车、跑很远的
路，过来看母亲。于是，我搪塞着：“晚上，单位要聚

会，真不能过去了。”婆婆只好无可奈何地应着：“好
吧。”可是到了下午5时多，婆婆又给我打来电话：

“我觉得你有事，以前只要叫你吃饭，你总是会推掉
单位的应酬，这次是什么原因？”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告诉她母亲
做手术的事情。没想到，当夜色已经浓得有点伸手
不见五指的时候，婆婆敲响了我家的门。她气喘吁
吁地提着一篮子水果来看我的母亲。早已脱衣睡
下的母亲，只好起来，和婆婆寒暄。婆婆的表情怪
怪的，好像意识到了，这么晚来，已经打搅了我们的
休息，我估计她一定后悔：“当初真不该追问。”很多
时候，我们与人相处，总是很真诚。真诚起来的时
候，却不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尤其是当对方不
愿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却总是喜欢追
问，自以为这种做法能给予对方更多的关心和爱。
其实，每个人都有隐私，追问的结果却总是不能尽
如人意，给对方带去的，或许是重揭伤疤后的疼痛，
或许是不必要的麻烦，或许是更多的无奈和尴尬。

院子里有一片空地，很小的
一块，从这头到那头，只几米宽的
距离。天渐渐暖了，种了一辈子
地的母亲，爱惜每寸土地，看到上
面长了杂草，一天天荒废着，母亲
再也坐不住，对我说：“不种点什
么很是可惜。”

因为地方太小，庄稼肯定不
能种，母亲想了想决定种上蔬菜，
不仅好看，还可以让家人吃上新
鲜的蔬菜。母亲找来工具，把地
铲得很松软，四周方方正正如一
块松软的蛋糕，又打上一行行
垄。城市里，母亲找不到买种子
的地方，专门坐车回乡下一趟。
邻居听说，母亲跑几百里地，是为
了回老家找蔬菜种子，取笑母亲
是个劳苦的命，到了女儿家也不
会享福。他们永远不懂母亲的
心，只有我懂。

收集了很多蔬菜种子，一包
包装好，母亲一路宝贝似的护
着。回家后，就开始忙碌起来。
为了让这片空地合理利用起来，
每一寸母亲都费了很多心思。几
粒黑色的丝瓜籽种在墙角，是为
了让它爬上墙头，吸收到充足的
阳光，不占用院子里的空间。等
到丝瓜开花时，一朵朵黄色的喇
叭花可以装扮墙头。几粒梅豆籽
种在树下，是为了让它们借势爬
上树梢，开出妖娆的紫色花朵，满
树星星般灿烂。

那片空地成了我家的小菜
园。一场绵绵春雨过后，种子发
了芽，破土而出，芊芊而立，在阳
光下生长，纯情可爱。清晨，有明
亮的露珠凝聚在叶子上，像母亲
晶莹的心。

各种幼苗越长越大时，我发
现一小片的地方，母亲居然种了
十几种蔬菜，密密实实，丛绿一
片。有我爱吃的小白菜和辣椒，
有女儿喜欢吃的土豆和西红柿，
还有老公喜欢吃的茄子。母亲也
有喜欢吃的菜，细心寻找一番，十
几种蔬菜里居然没有母亲喜欢吃
的菜。怀着好奇问母亲，她说：

“地方实在太小，种不下了。”

□佟才录
乐感

为创收，某音乐学院拼命扩招。
这天。已录取生甲对乙说：“你想进音

乐学院吗？”乙回答说：“我没有专长呀！”
甲说：“钱就是专长。我爸缴过赞助费后，

我仅到院长室敲了几下门，院长就惊喜地说：
‘天才呀！你连敲门的声音都很有乐感’！”

退休

小姑娘指着晨练的老人问：为什么他
们能天天到公园来玩？

奶奶：因为他们是退休人员。
一天，爸爸问女儿：你长大想当什么？
小姑娘：退休人员。

老外的中文

一个老外学了一句中文，便想练一
下。这时，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老外便
对她说：“你吗（妈）好？”

小女孩没有说话。
老外又说：“好你吗（妈）？”
小女孩生气地说：“你干吗老骂我妈

呀！”
老外想自己肯定说错了，想了一想，便

鼓起勇气对小女孩说：“吗（妈）你好！”

漏水否

有一个男人和自己的老婆去看画展，
那男人站在一幅浴女图前就不动了，还从
口袋里拿出了放大镜看。

“老不死的！你还要用放大镜看啊！
你难道要等到那洗澡水干了再走吗？”

“不是啊！我是在看那个盆是不是漏水！”

光圈和快门

两位摄影师在伦敦相遇，其中一人对
另一人说：“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的出口，遇
见一个年老憔悴的乞丐向我讨钱。他冷得
瑟瑟发抖，脸上有皱纹密布。在萧条的街
景中，更显得他衣衫单薄、凄苦无助。我看
了以后，心里觉得十分难过。”

“那么，你给了他什么呢？”
“我给了他 3.5的光圈，以及千分之一

秒的快门。”

牛肉面

甲：这 20 元的牛肉面，怎么才有一块
牛肉？

服务员：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
甲想了想说：怎么也得有五六块牛肉吧。
服务员冲厨房喊道：来位师傅，帮这位

顾客把这块牛肉切成5块。

寸寸母亲心
□刘小鸽


